
九龙江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陈小玲
电话：0596-2599851
E-mail:2601898068@qq.com6

把每一粒鼓当当的稻米
酿成醇香的烈酒
然后，在古老的打谷场上
起舞，欢歌
祝酒，谢恩
一起围着熊熊的篝火
开怀畅饮吧
分享劳动的所有快乐

把每一块鲜嫩嫩的肉品
烹调成各种美餐
然后，在花好月圆的夜晚
老人，小孩
男人，女人
全都聚在美丽庭院
细细咀嚼吧
品尝生活的全部甘甜

把每一枚红彤彤的果子
切分成无数份甜蜜
然后，在结满希望的高岗上
柚子，柿子
苹果，柑橘
所有的果树都手舞足蹈
所有的果农都互祝共享
听，金风将丰收的赞歌演唱

中国农民丰收节
这是我们的节日
新时代的奋斗有你也有我
所有的汗水都结出了硕果
大地的馈赠永远美不胜收

金秋的欢歌
▱洪锦城

已然习惯
那一段热烈的盛情
纵有千般不舍
仍旧依恋昨日滚烫的心思

一夜间
已悄悄更换了主题
从夏走到秋

依旧绿意的山头
缺少了阳刚的热烈
风已然温情了许多
一片枯叶站上了枝头
慌了猝不及防的心境

像一只无形的手
从风中穿越
捎带一滴薄凉的雨
掌控了情感的高地
在细枝末节处呈现

莫名的心绪
倏忽而来
潮水般奔腾的恣意
曼妙地飘飞
又倏然而去
徒留惆怅的背影
在风中低吟与沉思

秋已到
意渐浓

秋 意
▱朱谊深

因地制宜，护华夏平安，抗疫长城新铸起；
随机应变，为漳州幸福，擎天砥柱勇承担。

叶清源 撰

芗水当清琴，长奏护生雅韵；
芝山如巨笔，大书抗疫豪情。

黄钟麟 撰

卫我神州，抗疫奔忙于一线；
生兹浩气，为民守护在千秋。

杨海红 撰

驱四处邪魔，且看秋深叶落；
守一方热土，共祈春暖花开。

沈少辉 撰

危难显身手，亮剑三秋，八闽九州齐抗疫；
抗争泣鬼神，拧绳一股，千家万户共驱魔。

黄文彬 撰

披星戴月，蹈火赴汤，一心化作驱魔剑;
裹步居家，防微杜渐，众志凝为抗疫城。

黄少庆 撰

想白衣，酷暑无眠，最盼卸装赢小憩；
扬赤帜，严标重任，岂求减责负初衷。

杨宝孝 撰

严密控防，聚力凝心，检测筛查除隐患；
从容应对，驱云拨雾，月圆花好待佳音。

康丽华 撰

抗疫进行时，祷祝平安，举国攸关无小事；
倾心凝聚处，精诚团结，全员大爱有源头。

陈卫东 撰
守土同倾八闽爱；
驱瘟共护万家春。

黄步强 撰

我的家乡漳浦是一座有着千年历
史的古老县城，底蕴深厚。作为一名

“80后”的年轻人，我从小生于县城长于
县城，见证着它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带来
的华丽变身。

2009 年前，我住在漳浦一中前的东
大街旁。这条街两边大多都是闽南古
厝平房，其中夹杂一些改建的两层石结
构房，显得杂乱、破旧。街道虽是水泥
路，但不平坦，时有断裂、破损的痕迹。
而且这条路狭窄，只要有两辆车在此迎
面交会，交通就开始堵塞，司机就得小
心地腾挪闪移，路过的摩托车和行人都
得互相避让。这条街还有漳浦一中和
绥安中心小学两所学校，一到上下学时
间，街道更容易拥堵，家长接送孩子很
不方便，远远就能听见从路上不停传来
催促前行的车鸣声。

有一年夏天，记得是早上 6点多，我
在睡梦中，忽然听见尖锐、刺耳的防空
警报声，响彻整个县城。家人打开门，
说是发大水了。出来一看，街道已被洪
水完全吞没，像一条滔滔江河，水流很
快，浑浊如黄河，继续以席卷之势朝街
道涌去，令人惊惧。这些洪水是从离我
家六七百米外高处的绥东溪满溢上来，
因溪道狭窄来不及排洪，再加上前晚台
风天雨量很大，正好在人们熟睡时悄悄
淹没大半个县城。

好在我家门前的三级石阶有近一
米高，才不会被水涌入，但附近许多地
势低的人家都已进水，有的都被淹了半
间房子。如果水势进一步上涨，只能爬
上屋顶等待救援。我们甚至无法走到
仅隔几米外的邻居家的二楼，水深至少
及腰，加上水流汹涌，人在水中都有被
冲走的危险。我们感到危险，却无计可
施，邻居们也没什么好办法，隔着几米
远互相喊话。幸运的是，后来水没再上
涨，雨也小了，水渐渐消退。我看见部
队官兵乘着橡皮冲锋舟驶向我家隔壁
的小巷。一位身材高大的战士从水深
及腰的小巷中，背着一位老人走出来，
脱离险境。

2009 年 10 月，这里开始旧城拆迁，
这片区域如今已改造成具有现代都市
风貌的城市格局。现在这条街道已变
成双向八车道的龙湖大道沥青路，外加
两边绿化带的人行道。道路设施完善，

路线标识清晰，显得大气宽敞，汽车在
这里行驶不会再有从前在水泥路上行
驶的磕碰感。绥东溪河道也拓宽两倍，
筑起牢固的水泥堤防，再也不会发生
洪水上涌淹没街道的事。一中附近没
什么商业楼盘，留下大片空地建设停
车场，方便停车接送学生。这条路还
在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漳浦文庙大成殿
原址的基础上，恢复原本唐宋建制的
大格局，新建的古朴风格的建筑宫殿
令人叹为观止，也让县城多了一道风
景，在现代城市的建设中不忘保护和
传承历史。

一中对面还新建城市综合体“永嘉
天地”，集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酒店餐
饮、公寓住宅、综合娱乐功能为一体，可
以一站式购物，方便市民休闲娱乐，提
供更强大的城市服务功能，这是从前所
没有的。我见过许多学生喜欢来这里
的书店读书，环境安静优雅清新。这里
还有电影城，每天都吸引着许多穿着时
尚的年轻人，彰显着现代都市风。这片
区域如今已融合古代历史风和现代都
市范，是时代发展赋予这座古城崭新的
面容。

而我们也搬进崭新的石斋花园安
置小区，不用再担心暴雨天房子会被水
淹没。小区里到处可见花草树木，绿意
盎然，引得各种可爱的鸟儿前来，每天
叽叽喳喳地叫着，甚至飞进我家阳台，
生态环境变好，仿佛生活在花园里。过
去，我们都住在狭小的老街瓦房，没有
花草树木，房前屋后都是小水沟，并不
卫生整洁。

小区附近还建有石斋公园，人们可
以就近健身散步，虽然不大，但方便。
除这些小公园外，县城还建有多个大公
园，尤其是在鹿溪公园，人们常在空闲
时来这休闲、放松，可远眺梁山标志性
山峰：金刚山。夕阳下，鹿溪江畔，大人
们带着孩子一起放风筝成为绝美的温
馨风景，充满诗情画意。草地上，孩子
和大人，或者几位好友铺席而坐，在这
野餐、聊天。一幅幅画面都写满幸福生
活的笑意，让我感到作为一名漳浦人是
如此幸福且荣幸。

是的，这就是我的家乡漳浦，梁山
巍巍、鹿水悠悠，展望未来，漳浦的明天
必将更加璀璨和美好。

小城的华丽变身
▱柯国伟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
见自己在唱歌，唱的全是老歌，一
首一首地唱过去：“戴花要戴大红
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
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我是
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
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嘿、嘿，
枪杆握得紧，眼睛看得清，谁敢发动
战争，坚决消灭不留情……”“公社是
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
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壮瓜越
甜，藤儿越壮瓜越甜……”

唱着唱着，就醒了。醒来时，
愣了好一阵子。这是几十年前唱
的歌，平时忘得一干二净，居然在
梦中唱了起来。

当年唱这些歌时，我大约十几
岁……时间过得真快啊。过去经
常听老人们说，什么季节种什么

菜，什么时代唱什么歌。的确，我
们那个时候就唱这些歌。“那个时
候”似乎距离现在很远了。现在打
开电视机，听到的都是“情啊”“爱
啊”“哥呀”“妹呀”……要是那个时
候，公开唱这种歌，非给你戴上一
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或“小资产
阶级情调”的帽子不可，轻则要“自
我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重则要批判，那就有点“可怕”了，
至少让你几个晚上睡不好觉，见人
抬不起头来。

那个时候，我们虽然经常饿肚
子，但“斗志”却十分“高昂”。那时
的歌，好唱，也好学，顺口，张口就
来，男女老少都会唱，大声唱，而现
在的许多歌，只适合“歌唱家”在台
上演唱，我们学不来。学不来就不
唱吧。以前的那些歌仿佛很“土”，
很少人喜欢听，那就把它放在肚子
里，不要随便唱，省得讨人嫌。没
想到，却跑到梦里，在梦里唱。醒
来时，微微一笑，也好，在梦里唱，
不影响别人，不污染空气，也不招
惹麻烦。

可是细想，又有点悲哀，我发
现自己的确是一个过时的人。

过时就过时吧，反正早过了古
稀之年，“过时”很正常。

然而，有人告诉我，也不能太

过时，人活世上，总得跟上时代吧，
现在的歌唱不来，在穿着上，也不
能太落伍。于是，便买了几套西
装，买了又觉得穿起来有点别扭，
总是放在衣橱里。有一次，单位来
了贵客，让我一定去见见，可是人
家见了我就笑，说，你不要穿西装，
还是和以前一样，随便一点好。那
个“贵客”其实是个老熟人，他一
说，我就笑，我笑他也笑，笑得一塌
糊涂，把单位的领导们笑得很尴
尬，我连忙抱拳致意。

老实说，我是一张扶不起来的
“梯子”，怎么装扮都跟不上时代，
那就随它去吧。那么唱歌呢？不
唱也罢，漳州有句土话，叫“狗喉乞
丐声”，大意是形容一个人的声音，
不适合唱歌，我就是那种不适合唱
歌的人，如果的确想唱，最好的方

式就是在梦里唱。
回想昨夜梦中唱的那些歌，突

然悟到一个道理，“时代”不仅仅是
一个名词，有时，也可能成为一个
动词，那个“代”字，不是代替的

“代”，是“带”走的“带”，“时”“带”
着你走，你不走不行。

于是，又有一种“落伍”的悲
哀。

为了安慰自己，我渴望着每天
夜里，都能在梦中唱唱歌，唱唱那
些曾经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的歌，
自娱自乐。

写着写着，我的脑子突然灵光
一闪，闪出年轻时曾经唱过的另一
首歌：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
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
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
动，永远挺立在山巅……”

我更希望有一天夜里，能在
梦 中 放 声 地 、畅 畅 快 快 地 唱 出
来。我想，这种“希望”很渺茫，因
为人类至今似乎还不能指挥自己
的梦。

也许，随着人类智能的发达，
人能制造“梦”，想做什么梦就做
梦什么，在梦中享受一切。到那
个时候，人类将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动物。

夜半歌声
▱青 禾

从有喝茶的习惯算起，我已经有三十年的茶
龄。但是发现茶，开始理解茶，那还是十二年前的
事。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在一间路边小店“蹭”了
几杯茶。是岩茶，还是好茶，很是“杀口”。三杯下肚
让我瞬间毛孔张开汗流浃背上下通气。主人说，这
是大岩的小品种茶“石乳香”。这名字起得好，有岩
石的韵味还有奶香味，再贴切不过了。

第一次听说岩茶还是在读初中二年
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旅行结婚从武夷山回
来，课堂上津津乐道“大红袍”是如何的香
如何的好喝，三片茶叶冲一口杯开水滋味
是如何的爽，才花两毛钱，实在物有所
值。现在想来，“半壁江山大红袍”一年成
品也就七八两，怎么着也轮不上千千万万
普通游客喝。即使是她撞了大运，也不可
能三片茶叶才算两毛钱，再让她撞一次大
运，三片茶叶一大杯水也不可能有啥滋
味，更别说像她说的如此惊艳。语文老师充分运用
了夸张手法。不过，也亏得她描述得那么生动，以至
于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晰记得。也因此对
茶产生莫名的情愫，喜欢上茶，什么茶都想试试，几
十年下来，我也算是阅茶无数。

据史料记载，中国的茶叶品种有一两千种，不外
乎归类为“红黄白绿黑青”六大类。如果以大类来
论，我是都喝过。“中国十大名茶”也是有幸都品尝
过。喝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乌龙茶（青）类的铁观音和
岩茶。

人们的消费观大都是从众的，因此我们经历了
普洱茶的大起大落，也经历了铁观音的兴衰。最近
几年岩茶复苏崛起，人们张口闭口不是肉桂就是老
枞，拿出的小泡袋包装上往往印有“马头岩”“牛栏
坑”等字样，仿佛有了这套马甲，就能身价百倍，乌鸡
变凤凰。

几年前，曾经有卖茶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广
告，昨天是马头岩 PK 牛栏坑，今天又是牛栏坑 PK

马头岩。我看不过去，悄悄告诉他们，抽空去武夷山
走走看看，不要到时人家客户问你马头长啥样，牛栏
又如何，你答不上来，岂不闹笑话！更不知道不懂得
这两个山场的肉桂品质有何不同？又为什么说没可
比性？

因为比较早就被岩茶的魅力所吸引，所以我也
就多认识了些茶农朋友和经销商。见证岩茶从“冷”
到开始升“温”再到“火”的裂变。岩茶市场价格从最
初的几百上千逐渐飙升至几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似
乎人人手中都有“大师手工茶”。市场的大肆运作外

加各级经销商的狂热炒作，着实让普通工薪阶层望
洋兴叹，望而却步。现如今涌现出许多好玩的趣
事。不少游客到武夷山不是登天游峰看玉女峰，也
不是伐竹排看大王峰，而是被经销商带去看茶山。
所到之处不外乎说说“牛栏坑坑底这陇茶园是我家
的”“你拿的马头岩肉桂就是出自这片山场”。其实，
往往他们自己连岗上的“牛肉”都没喝过，更别说是
坑底的了。今年以来，有一部分人似乎刻意过多关

注“燕子窠”，导致小岩的燕子窠肉桂水仙
一路飙升。市场轮动期似乎已全面开启，
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水涨势必船高，最终
损害的必定是辛勤劳作的茶农和真正喝
茶、喜爱岩茶的老茶客们的利益。

我爱岩茶是喜欢它的底蕴，喜欢它的
幽香，汤水的厚重和绵滑感，更喜欢它“活”
的转化能力，能在不同时期不同气候条件
下展示出它不同的魅力。我早已经是不可
一日无“岩茶”，就像大哥跟侄女所说的“你

叔叔可以不吃饭，不能不喝茶”。家中备有几口大
缸，把每年勤俭节约省下来的茶封存起来，等待它

“藏得深红”。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说，“人无癖不可
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
也”。突然发现，我应该算是那个有“癖”的人，还是
那个有“疵”的人吧！

年过半百，发现人生必然由许许多多的发现组
成，假如没能发现什么，那么他的人生必定不完整。

经常听到人们在说：“假如有来生，我将希望不
再有后悔。”我想说，因为发现茶，我此生无悔。

发 现 茶
▱赖理宙

秋的模样 庄 宏 摄于漳州水仙花海

风
情
万
种

风
情
万
种

主
题
：

抗疫对联选

心香一瓣馨香一瓣

心香一瓣吾乡吾土

心香一瓣随 笔

心香一瓣风情万种


